
深山 里，有九节狸 （报告 文 学 ）
陈欣 明

深山 里有
九节狸，这生
灵大一点 的 呈
褐色 小一点
的呈麻 色 ，尾
巴有 九 节 花
纹，因 而得 名

“ 九节狸”。
这九节狸 大的
有四 尺多 长 ，
小的有 二尺 多
长，有趣 的是
身子 和 尾 巴 竟
一般 长 短。九节狸爱吃
各种 水 果 、梨 、杏 、
桃，柿 子……狸 肉 细
腻，味 道鲜美 ，有 “天
上龙 肉，地下狸 肉 ”之
美称 。

秦巴之巅，汉水之
滨，深 山 里 怀 藏 着 小小
的旬 阳 县城。县城有一
个雪茄烟厂 ，生产有几
十种 牌号 的雪 茄 型 卷
烟、烤烟 型 香烟 ，其中

“ 九节狸 ”牌卷烟 格外
引人注 目，十分 走俏 。

从深 山 里走 出 的 王
兴臣 和周 本文 ，分别任
烟厂 的党 委书 记 和厂长
。 初去 时 ，这 烟厂很不
景气，工人们 出 了 门 ，
有人打 问：“在什么 单
位工作？”答 者 吱吱唔
唔羞于 说出 口。小伙
子谈 对 象 ，女 方 一 听

“ 烟厂”二字 ，做娘的
忙不 迭地说：“不嫁不
嫁。”

老王老周 自 小在 深
山里 长大，听 老 辈 人
讲，九节狸能治跌打损
伤，人们将狸骨焙成灰
冲服 ，能够活 络生骨 ；
九节狸尾 巴的花纹 ，呈
练环式 。老王老周 苦思
冥想 ，竟慢慢从狸骨能
活络生骨 ，悟出 了九节
狸的 “骨气”；从狸尾
呈练环式 ，悟出 了九节
狸的 “韧性”。

他俩开始寻找 “突
破口 ”了 。

老王老周 回忆起 当
年在 深 山 里 狩 猎 的 情
景：皑皑 白 雪 ，他们 端
着猎枪，一只 麂 子惊慌
地在 山 上乱窜 ，四 周 的
老乡 吼道：“撵仗啰—
—”麂子便朝杳无声响
的地方跑 ，老王老周 早
已等候在那里，“砰 ”
地一声枪响 ，猎物 倒下
了。

肉是野的好 吃 ，酒

是辣的好喝 ，
老王老周 瞅准
农村市场 ，发
展适合农 民 口
味的 雪茄型卷
烟，一下 子得
到了农 民的 青
睐，市场 很快
打开了，渐渐
地，烟厂 的产
品打进全国八
省三十三个地
市，近 百家市

场，继尔 产品 打 进 广
州，堂而 皇之地在全国
旅游 产品 展销 会上 露
面；打进 北京 ，参加 了
北京 国 际烟 草 博 览 会

烟厂盖起 了
高大的办公楼 、
宿舍楼 ，漂亮 的
俱乐 部 ，还有幼
儿园 、澡堂 、医
疗室……大轿车
每天专 门接 送上
下班 的工人、上
学放学 的 中 小 学
生，惹 得路人 眼
热地驻足 望着 这
天蓝 色 的大 轿
车，城里 的 、农
村的小 伙子 、大
姑娘沸 沸 扬 扬地
拥着 挤着进 了烟
厂做 工，竟也给
旬阳 县城平 添 了一种 时
髦：在大街上 ，穿着顶
漂亮 的 ，当 推烟厂的大
姑娘小伙子 了 。小伙子
去相 亲 ，故 意 穿一件印
有“旬 阳 雪茄烟厂”字
样的工作服 ，骑着 “嘉
陵”把装着水果、麦乳
精、点心、西凤酒、凤
凰烟 、高档 衣料的大旅
行包朝 女方 家 的 桌上
一放 ，坐 在 藤 椅 上 ，

“ 啪”，燃着 气体打火
机，点着一支本厂生产
的“九节狸”卷烟……

这旬 阳得天 独厚 ，
烟苗 种下去 ，楞 长 。光
照，时数 、积湿 指数 、
大气湿度、土壤酸碱度
和养分 ，都有利于烟草
生长 。种烟 的农 民在烟
地里育 苗 、移 栽 、大 田
管理，采摘 时 ，常常见
到或褐色或麻 色 的九节
狸在烟地 里 的果树上嬉
戏。夜 幕 洚 临 ，烟农要
回家 了 ，走 到地头 ，有
时竞 和 褐 色 的 麻 色 的九
节狸 撞个满 怀 ，烟 农 被
撞得一个趔趄 ，几乎摔
倒，定睛 望 去 ，那 九节
狸早 钻进 了 烟 地 。烟 农
只觉 得被蹭 了一 身 的烟
油味 ，心里 直 纳闷 ：怎
么九节狸 身上也有 了 烟
油味 呢 ？终 了 悟 出 了道
理：九节狸常 在烟地里
的果树上嬉戏、摘果子

吃，耳 濡 目 染 ，哪能没
有烟 油味 呢 ？

工人们 说九节狸冬
日在洞穴里 积蓄力 量 ，
春日 、夏 日 舒展 筋骨 ，
到秋 日 一 只只 肥肥 胖
胖，丰满得很——大家
齐说九节狸甘于 寂寞 ，
也能迸发力 量。于是拼
命干活 ，制丝 、卷 制，
包装 车 间 的生产进度直
线上升。工人们 还 发现
九节狸很漂亮——大家
齐说九节狸颇 会修 饰 ，
象山 里 的 女 子，小伙
子，很有美感，于是动
脑筋 ，把烟盒装璜 得漂
漂亮亮 ：一只九节狸 攀
援在一 棵柿树上 ，憨态
可掬 ，尤 其那 褐 白 相 间
的九节练环式 的 尾 巴 ，美 汲 了……

一个猎人在深 山 里 的一块草坪 目
睹了一个这样的场面 ：一 只 狼 龇 着
牙，对着一群大大小小 的九节狸，草
坪上没有树 ，没有 洞 穴 ，九节狸无路
可走 ，面对这只 狼，大 的九节狸 围成
一圈 ，保护 着小 的 ，双方对恃 了一天
一夜 。猎人朝 空 中 放 了一枪 ，吓 跑 了
狼，九节狸一只又一 只 地从 他的 眼皮
下走过 ，缓缓地 ，通 人性似地看 他一
眼……

听完 这个传 说 ，老周 老王会心地
相视一笑 。

于是 ，老王老周 常常 想起深 山 里

的九节狸，这 山 里 的生灵会 给烟厂里
的人们 带来一些什么 呢 ？一缕清香 ，
无限启 迪……

旬阳 雪 茄 烟厂 党 委 书 记 王 兴 臣
（ 右 ）和厂 长 周 本 文 在 研 究 工 作。

笔走龙蛇

谁值得“万岁”
若白

去年 七 月 ，当 我 国 著 名 微 波 学 家 黄 宏 嘉 教授
应邀 前 往 美 国 康 宁 研 究 中 心 ，在 他 刚 刚 走 下这 家
研究 中 心 的 迎 客 专 机 时 ，便 看 到 广 场 升 起 了 中 华
人民共 和 国 国 旗。开 始 ，他 以 为 有 中 国 重 要领 导
人来此 ，然 而 主 人却告 诉 他：“科学 家 就是 最 重
要的 人物。”这 国 旗 就是 为 欢 迎 黄教授 升 起 的 。

这件 事 使 我 忽 然 想 起一 个 怪 问 题 ：在 历 史 上
谁值 得 称 “万 岁 ”？

西方 的 情 况 我 没 有
考究 过 ，但 在 我 们 中
国，“万 岁 ”，天 子 之
尊称 也 ，这 在 我 们 民
族，无 人 不 知 ，而 且 任

何人 马 虎 不 得 ，否 则 就 有 可 能 预 后 不 良。据 《后
汉书 ·韩 棱 传 》载 ，当 时 “功 盖 何 赫 赫”的 大 将
军窦 宪 曾 被 人呼 了 一 次 “万 岁”，韩 棱立 即 “正
色止 之 曰 ：礼 无 人 臣 称 万 岁 制。”幸 亏这 位 韩 某
没有 同 皇 帝 老 儿 打 小 报告 ，不 然 ，窦 宪 的 脑 袋瓜
不搬家 才 怪 哩 ！

由于 “万 岁 ”之 称 为 皇 帝 专 有 ，因 此 ，秦 汉
以降　凡和皇 帝 老 儿 相 关联 的 事 物 也 多 有 “万
岁”之 名。如 皇 帝 生 日 称 万 寿 节 ，皇 帝 的 行 宫 称
万寿 宫 ，皇 帝 逛过 的 山 ，也称 万 岁 山。安徽 休 宁
县的 万 安 山 ，据 说 宋 太 祖 曾 在 那 里 避过 难 ，就 改

名“万 岁 山”山 上还立 了 “万
岁山 碑”；清 乾 隆 皇 帝 在 颐 和
园为 皇 太 后 做 了 一 次 花 甲 之
寿，便把 瓮 山 改名 为 万 寿 山 ，
沿袭 至今 。皇 帝 万 岁 万 岁 万 万
岁的 牌 位 ，在 万 寿 宫 内 光 华 灿
烂，在 臣 民 的 心 目 中 至 崇 至 高 ，代 代 相 因 ，直成

“ 传 统”。这 一 传 统 甚 至 在 我 们 的 社 会主 义 国 家
仍然 未 衰 ，尤 其 是 “文
革”十 年 之 中 ，全 民 山
呼万 岁 万 岁 万 万 岁 之
声，盈 于 九 州 四 海 ，其 壮
观实 为 “史 无 前 例 ”的 。

“ 人 生 七 十 古 来 稀”。即 称 百 年 ，也 是 宏
愿，遑论 万 岁 ！从 始 皇 帝 以 下 ，两 千 多 年 中 ，坐
过龙 位 的 数 以 百 计 ，但 真 正 长 寿 者 也 没 几 个 ，有
人计 算 ，平 均 年 龄 不 足 四 十。“生 不 能 万 岁，死
亦当 留 名。”这 也许 是我 们 的 传 统 ，一 但 请 问 ：除
了秦 皇 汉 武 、唐 宗 宋 祖 极 少 的 几 个 外 ，令 人 能 记
得的 有 几 人 ？

于是我 想 ，皇 帝 老 儿 可 以 配 称 “万 岁”，那
么，科 学 家 、企 业 家 ，艺 术 家 以 及 为 人 类 生 存 、
发展作 出 过 伟 大 贡 献 的 人们 ，为 何 不 值 得 “万
岁”呢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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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海，它在人们眼中 是一块
“ 神 秘之地”。去年在 北 京 开 会

时，一个偶然 的机会去那 里一次 ，
所感甚 深 。

戒备 森 严 的 门 卫

一位 在 中央首 长身 边工作多年
的李秘书 约我去那 里谈工作，我就
带足 了所有能 证明 我 身 份 的 证
件前 往。谁料在 门 口 就被 警卫
堵住 了，先 问 干什么 ，我还 生
怕人家不信任，又 补 充 一 句
说：“是 李 秘书 让来 的。”警
卫没有 被 这些 肺腑 之言 所 感
动，讨过 身 份 证，一边 看一 边
对我 审视，直到他 们认定一 切
无误，才 拿 起无线话 筒 与 李 秘
书联 系。不一会，李秘书 出 来
了，虽然是笑脸相 迎、握手言
欢，警卫仍领我 去接待室办理
完入 门 登记手 续后，才算开了

“ 绿灯”。门 卫们原则 坚持得
一丝 不苟，态度 始终 很好，我 想万
一来一个火气大的人，也必定吵 不
起来。进 门 后我如释重 负，正想 松
一口 气，突然，在拐 弯处猛地又 站
出两 名卫兵来，他们 先对我行一个
军礼，接着又要 证件，直到确信无
疑时才又一次放行。这一路共遇 见
三层 岗 哨，弄 得我 半 口 气都 没松出
来。着实麻烦 ，麻烦归麻烦，可我
完全理解 。

极简 单 的办 公室

谈完工作后，李秘书 说：“你
难得来这里一 回，看 看首长 的办公

室吧。”接着领我来到一位 国 家领 导
人的办公室，真是出乎我 的意 料，办
公室 简陋得叫人不 敢相信，窗边放一
张大办公桌，桌上一部 电话，一本很
普通的 台 历，一只 装 了 许多 铅笔 的笔
筒，铅笔都是削好 了 的，桌上 片纸不
见，根 本不是我们 想 象的特 急 件，绝
密件堆积如 山 的那种场面。一 把 陈旧

的皮面木 椅子，可 以 万 向 转
动，也是极普通 。背 后是一个
书柜，放 了 些古 今 中 外 读 物 ，
书架 旁边是报 架，整整 齐齐地
夹着各大 报纸 和海 外 汉 文报
纸。办 公桌 的 斜对面 是一 部二
十英 时 的彩 电，靠 墙边放 了几
个沙发，据说是 接 待 客 人 用
的，确 实点 说，连我 们 当 时开
会住 的 那 个招待所都不如。这
一点 很 值得我 们 晚辈 们学 习 和
深思 。

对面走来 了 李 先念

我们正准 备出 中 南海 西大们，猛
抬头 看见李先念 同 志 和一位工作 人员
迎面 走 了过来 ，他们边走边 谈论着 什
么。我心 里有些慌 ，对李秘书 说：“躲
一下 吧”，李 秘书 说：“不用”，说
着已经 和李 先念 同 志面对面 了，李 先
念同 志 朝我们微笑着点 了一下头，我
看见 李先 念 同 志 满面 红光，精神 焕
发，直挺的腰板、稳健 的步 伐，根本
不象是七十多 岁 的老 人，倒很 象一 位
身经百战 、训 练有 素的 军人 。直 到 他
们走过去后，我的心情才算 慢慢平 静
了下来 。静下来一想 ：真 是 时 代 变
了，制度不 同 了，今天这样 遇见 国 家
领导人，真是有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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